
与象为伍
陪伴云南野生亚洲象群最久的人：
看它们北迁，迎它们南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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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人死亡！
菲律宾坠毁军机

是美军“高龄”二手货
菲律宾国防部5日证实，前一天在菲

南部苏禄省发生的C-130运输机坠毁事
件共造成机上47名军事人员遇难、49名
军事人员受伤。坠机现场还有3名平民
不幸遇难，4名平民受伤。据当地媒体报
道，这是菲军方30年来伤亡最惨重的一
次空难。

搜救仍在继续，调查即将启动。一
个细节引人关注——这架坠毁运输机是
今年2月刚刚交付的美军“高龄”二手货，
而事发当天恰是美国“国庆”独立日及美
菲建交75周年纪念日。

据当地媒体报道，运输机事发时搭
载的90多名军人中，不少是将要部署到
反恐一线的新兵。

相关人员正在搜寻“黑匣子”。菲军
方文件显示，这架C-130运输机是菲律
宾以“安全合作援助”名义从美军购买的
二手飞机，今年2月正式交付菲空军服
役。另一架将在今年晚些时候交付。

两架飞机原定总价为25亿菲律宾比
索（约合5087万美元），而在菲美军事合
作框架下，美方给出所谓“友情价”——
16亿菲律宾比索（约合3255万美元）。

通过一家记录C-130飞行器数据的
网站，可以查到坠毁的这架现注册编号
为5125的C-130军用运输机，首飞时间
要追溯到1988年2月，随后入列美国空
军，注册编号为87-284，在美国空军多个
部队服役后，于2016年停飞。

换句话说，美军打着“安全合作援助”旗
号、以“友情价”卖给菲律宾的是一架有33年
机龄、早就停在机库落灰的二手货。

据新华社

赔偿谈妥
被扣逾三月

“长赐”号货轮获释
一度堵塞苏伊士运河的重型货轮

“长赐”号所有方和承保方4日证实，已就
赔偿事宜与埃及苏伊士运河管理局达成
正式协议。运河管理局说，这艘货轮可
在本月7日驶离苏伊士运河。

“长赐”号货轮3月23日在苏伊士运
河新航道搁浅，堵塞航道6天后于3月29
日成功起浮脱浅，后因赔偿事宜遭埃及
方面扣留至今。

货轮船东代理方斯坦海事法律咨询
公司4日发表声明说：“（相关方）将为释
放货轮做准备，一场标志协议达成的活
动将按既定日程在伊斯梅利亚的管理局
总部举行。”这家企业没有就赔偿金额等
协议具体内容提供更多细节。

运河管理局证实，将与货轮所有方
日本正荣汽船公司等相关方7日签署协
议，“长赐”号货轮当天将驶离苏伊士运
河。

运河管理局主席乌萨马·拉比耶说：
“我们充分维护管理局的权利，维护我们
与这家企业（正荣汽船公司）的关系，以
及与日本的政治关系。”他透露协议部分
内容，说运河方面将获得一艘拉力75吨
左右的拖船。

“长赐”号货轮搁浅一度令400多艘
船只滞留。运河管理局先前说，堵塞期
间，埃及方面每天损失1200万至1500万
美元收入。运河管理局今年4月要求“长
赐”号货轮船东一次性赔偿9.16亿美元，
涵盖搁浅造成的运河通行费损失、救援
设备和劳动力成本，以及疏浚和打捞等
作业对航道的损害费用等。5月25日，运
河管理局决定将索赔金额降至5.5亿美
元。 据新华社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郝莹 杨峰

云南普洱报道

这个夏天，云南野生亚洲象群一路
向北走进所有人的视线，在受到广泛关
注之前，断鼻家族的迁移已进行了大半
年。2020年3月它们从西双版纳出发，
当年12月17日，象群踏入从未活动过的
墨江哈尼族自治县，停留长达4个月。
此前多与野猪、蟒蛇打交道的墨江县林
草局生态保护股股长张庆明接到了追踪
象群的任务，成为离象最近的人。

第二年开春，象群离开，张庆明先是
北上支援继续监测象群动向，后跟着两
头离群之象返回墨江县。一追半年多，
他成了陪伴象群最久的人之一。

追象这7个月里，张庆明严阵以待，
又乐在其中。作为野生动物保护工作
者，他敬畏这充满野性、不受人类控制的
庞然大物；而作为喜爱大象的哈尼族人，
他也热爱这群拥有灵性和智慧的温和

“朋友”。
半年跋山涉水、日晒雨淋，终于送两

头离群之象离开了墨江县，张庆明在朋
友圈里感叹“大伙伴要离开，有几多不
舍”。然而缘分未尽，迎接象群南返的工
作或许就要提上日程。

结合7个月来的观察和陪伴，张庆明
对记者讲述了与象为伍的经历。

追象·变化
“它们不再怕人了”

张庆明说，大象来了，它们的活动轨
迹我们是一定要掌握清楚的。知道了象
的行踪，才能反向管住人，提前去做疏散
工作。

“监测象群很依赖无人机，我们第一
次去监测象群时无人机飞得不够高，听
到无人机的声音后，象群就很戒备，要抬
头看或者是把小象围在中间，这是它们
受到威胁或者是面对入侵时的反应。后
来我们就尽量远距离监测，只在重点防
控区域用无人机跟踪，平时也不去打扰
它们。我们知道象在这里，就让它们睡
让它们玩，可视范围内知道它们行进的
趋势就行了。”

张庆明告诉记者，除了远距离监测，
也会观察象群的粪便，看它们吃了什么，
能消化多少。观察中发现，食物充足时
大象就非常挑剔，会用牙齿把芭蕉树挑
开只吃芯，如果发现粪便是比较紧密的，
那就是当天吃的草比较多，人们就通过
这些方式判断它们的健康情况。

“像这样离得远了也会跟丢，有一次
象群在林子里，一直没见它们出来，我们
就大着胆子进去看。当时一起去的女同
志就说她听见什么声音，其实就是跺脚
的声音，但我和另一个护林员没注意听，
还在走近象群，结果就听到“喔”一声，象

群开始发出警告了。我们再往前走了一
两米左右，大象就开始扇耳朵、‘嗒嗒’跺
脚了，那时离象群也就不到20米，我们
也吓到了。但是我没怎么跑，因为知道
这群象还是相对温柔的，它就是吓唬你
离开，不会随意攻击人，它没有这种攻击
性。”张庆明说，象是很有灵性的，和人接
触多了，它是能够分辨的。

出动无人机跟踪将近半年后，象再
听到这种声音就不像刚开始那样满怀戒
备，它们好像已经习以为常了。追象这
么久，它们频繁进寨子和人接触，改变最
多的就是，这群象不再怕人了。

追象·心态
把它们当作人去理解

“去年12月17日，大象从宁洱县梅
子镇进入墨江县时，有17头。到了去年
12月25日，在墨江国家森林公园里出生
了一头小象，就有18头象了。今年3月
12日走了一头公象，它成年了要自己寻
找配偶，直接离群了。”说起象群的变化，
张庆明如数家珍。

他说，象群带着小象，就像我们人一
样，带着孩子毕竟不方便，所以它们在墨
江县时行进的速度比较慢。就像是我们
大人牵着小孩子的手，小象不会走或者
是走不动，它妈妈就用鼻子牵着、推着它
走，这些都是经常可以看到的。在墨江
县的时候，小象还没那么调皮，但我们到
达元江县时，小象已经几个月大了，走路

很稳了，它就出过一些小意外。路上遇
到一个人工池塘，象群去喝水，那个坡比
较滑，小象就掉进去了。当时输水管还
在往里灌水，我们就让当地的相关部门
过来把水关了，然后是大象用鼻子把小
象给勾起来的。

第二次又过一个沟的时候，小象没
跨过去，直接就掉沟里了，母象就跪下去
用鼻子把它拱起来，这就是天下的母亲，
无论是人还是动物，都是把孩子看得比
较重的。张庆明说，但是要说调皮，还是
后面又回到墨江县的那两头亚成体象调
皮。今年4月16日，象群就离开墨江县
往北走了。4月24日，那两头象单独离
群回来了。我们就给它们分别起名叫

“墨江一号”和“墨江二号”。
“这两头小象的状态，就像我们人类

十四五岁时一般，正值青春期，非常叛
逆。白天热了它们就在河里游泳，肚子
饿了就到我们庄稼地里去吃玉米、水稻，
晚上也进寨子里凑凑热闹，去走村串户、
去‘拜访’群众。”张庆明说，据观察，象群
过去大部分时间是不会进村入户的，但
两头小象则经常会进村入户，主要就是
两头青春期小象比较爱凑热闹。

象群的行进路线，也是有考虑到小
象的。张庆明说，之前有几次，象群是准
备强行闯过高速公路的，但或许是考虑
到小象过不去，又另找了涵洞过去。所
以说之前象群在元江、峨山两县之间滞
留了好长时间，估计就是在找路。“如果
是按原路线返回的话，到了丰水期小象
是过不去的，象群徘徊这么久，应该还是
考虑到了小象的安全。把它们当作人来
看，就很好理解了。”

张庆明说，他从事生态保护工作
三十年了，20岁时就在基层林业站工
作，也经常和野生动物打交道，但是没
想过要和大象打交道，“这是有文字记
载以来，野生亚洲象群第一次踏入墨
江县，我心里面有一点激动，又有点紧
张。我们工作的方针是‘盯住象，管住
人’，等象群再返回的时候，我想我们
会做得更好。”

张庆明（左二）在“追象”工作中。

象群北迁过程中，一头小象掉进了
水沟里，母象把它拱了上来。

这是7月1日在云南省玉溪市峨山县塔甸镇附近拍摄的象群（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发


